
! 袁世文!瑞雪兆丰年"

责任编辑∶丹长江 视觉设计∶戚黎明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dcj@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C102015年11月7日 星期六

艺林散页 /

“彭城画派”的派与不派
" 张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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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月 "日至 !!月 !"日，上
海高域艺术馆在中福古玩城中
央大厅举办“硕果累累，璀璨金
秋———上海高域艺术馆成立 !#

周年馆藏精品展”，展品包含了
景德镇当代名家瓷器、龙泉青瓷
和宜兴紫砂名人茶壶等。

上海高域艺术馆在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过
了十个年头。在这十年中，艺术馆在上海最具
影响力的中福古玩城举办了 $#次的展出，为
广大收藏爱好者与艺术家提供了十分便捷的
交流平台，使大家能近距离观察和接触到那些
珍贵而不贵的艺术精品。这次展览，展品主要
包含了景德镇袁世文、宁勤征、饶晓晴、李菊
生、刘远长、赖德全等国家级大师和袁志勇、章
朝辉、徐金和、谢建国等名家的瓷器。其中，中
国陶瓷艺术大师袁世文和其子袁智勇（江西省
高级工艺美术师、南昌理工大学教授）的山水
瓷画作品十分引人注目。

高域艺朮馆曾在上海中福古玩城举办
《珠山八友·四代同堂———汪野亭、汪桂英、袁
林、袁世文、袁智勇作品展》，介绍汪野亭、汪桂
英、袁林、袁世文、袁智勇的作品。民国之际的
珠山八友是“中国陶瓷史上的一座丰碑”。这是
由于珠山八友的文人画入瓷开创了中国陶瓷
从工匠瓷到艺术瓷的先河。作为珠山八友中最
擅长山水画的汪野亭，他崇尚宋人山水之严
谨，明沈周之豪放，清王石谷之清丽厚实，心仪
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精神。汪野亭从
浅绛彩山水画到粉彩青绿山水的绘画创作中，
开创了具有汪氏精气神的“汪派山水”瓷画系
列。其子女、弟子又将“汪派山水”的特色发扬
光大。作为“汪派山水”瓷画的第三代和第四代
传人，袁世文和袁智勇的瓷板画得到了收藏爱
好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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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甲骨文神貌的简经纶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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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甲骨文又称“契文”、“卜辞”、“贞卜文
字”等，是商代后期契刻在龟甲或兽骨上用
于占卜、纪事的文字，也是目前已知的我国
最古老的文字，主要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
自光绪二十五年（!&%%）被王懿荣偶尔发
现，立刻在学术界引起震动，也深深吸引着
罗振玉、王襄、董作宾、丁辅之等学者与书
法家们的目光，凭借他们尝鲜的心态和丰
富的学养，开始尝试以甲骨入书。至上世纪
二三十年代，书写甲骨文已蔚然成风。同样
在群星璀璨的民国印坛，也有少数几位敏
锐的印人，摸索着取甲骨入印，其中拓荒的
主将就是简经纶。

简经纶（!&&&—!%"#），字琴石，号琴斋，
别署千石楼。广东番禺人，生于越南，抗战前
寓居上海，后迁香港。书法得康有为指授，初
从篆隶入手，复浸淫于秦诏、晋帖、魏碑等，
又上溯甲骨文、金文、砖瓦及流沙坠简，临摹
名迹迨遍。康氏评其篆隶“苍深朴茂，乃深入
汉人之室。其篆三颂，雄奇古厚，自云新学，

若然，则天才卓绝，尤所仅见。临《好大王
碑》，亦复瘦硬通神，得褒斜、渑池之意。初临
如此，成就何可量耶？”尝集甲骨文书为联
句，浑然天成，辑成《甲骨集古诗联》出版，影
响颇广。简经纶一度供职于南洋兄弟烟草公
司，又任政府侨务委员及上海侨务局长。公
暇临池不辍，并与叶恭绰、易大厂、吴湖帆、
张大千、王秋湄、邓散木、陆丹林等海上名家
交往甚密。“八一三”淞沪抗战后避迁香港，
设琴斋书舍，从学者甚众。亦善行草，工绘
事，以篆笔作画，清新疏淡。

简经纶研习篆刻的经历，一如学书，博
涉百家，取法极高。不论是战国古玺、秦汉
官私印、封泥、肖形印及元押等风格，刻来
皆游刃有余。甲骨文的出土，可谓天赐奇字，
也是晚清篆刻大师赵之谦、黄士陵等都无缘
得见的，对简经纶等同时代印人而言，面临千
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机敏博识的简经纶，艺高
胆大，学古善变，他首先被这些象形简古、劲
健挺秀的上古文字深深吸引，并在不断深入

练习甲骨文书法基础上，开始施展其高妙的
印化手段，以书入印，将这三千多年前奇诡高
古的文字引入到篆刻中，呈现一派渺远旷达
的神韵，为近代印坛开创了一个全新面貌。

甲骨文总量达十余万片，单字有四千
余，但可辨识的仅一千七百多字，能真正实
用的也不多，早在简经纶时代则更为稀少。
印文选择余地的局限，造成篆刻创作内容
的狭隘。尽管可采用先秦文字的通假方法，
但必将会损伤甲骨文印的纯正性。睿智的
简经纶，以其深厚的传统古玺印创作技法
和在古文字等综合修养为基础，篆刻甲骨
文印多摘取《老子》、《庄子》、《淮南子》等先
秦典籍中名句，章法上则参考开阖错落的
战国古玺。简氏朱文印取宽边细文，白文印
加边框或界格，使原本外形不够规则，简
逸、劲峭和略带欹侧的甲骨文融入到古玺
章法的大框架中。用刀劲利挺锐，线条细峻
生辣，既保留了龟甲契刻的刀痕意味，也使
印章题材与艺术形式得以完美融合，大大

拓展了篆刻艺术的表现形式，成为近代篆
刻史上自我作古的典范。

国人有喜争第一的情结，像首创甲骨
入印这一印坛重大事件上，历来就有简经
纶和杨仲子间座次之争。大画家徐悲鸿曾
称杨氏为“以占卜文字入印的第一人”。综
观简、杨二位甲骨文印作，大多刻于上世纪
三十年代。但在数量上，简经纶不仅占有明
显优势，在线条形态与质感上，更贴近甲骨
文的原始面貌。而杨仲子除了在少量边款
上能较好体现卜辞韵味外，余者远逊。

印人陈巨来尝告：“此怪人也，为我刻
过多方印，只出现
于他的印谱里，却
从未给我一方。”亦
印坛趣闻也。

! ! ! !美术界的流派纷呈，而彭城画派的提
法比较新，以前人们对此流派很是陌生。
徐州古称彭城，百多年来，彭城涌现的众
多艺术家集结成群，彭城画派据此而来。
品鉴彭城画派的八大家：李可染、朱德群、
刘开渠、张伯英、王子云、王青芳、王肇民、
朱丹，以及传承者喻继高、李小可等的作
品，均能从他们的血脉中嗅觉到彭城远古
的汉风楚韵。
但研究彭城画派的学者们也提出，这

些出生在彭城，后又走向全国、走向世界
的艺术家们，有的是国画家、有的是油画
家、有的是雕塑家，他们的艺术观念、视觉
气象、表现技法、水墨风骨甚至美术品种
都迥然不同，何以成派？

在徐州的踏访中，笔者感悟到，与彭
城艺术一脉相承的彭城画派，都有受徐州
五千多年前的古陶彩绘色彩、两千多年前
的汉画像造型结构、汉兵马俑立体视觉的
深刻影响。譬如人们从中国著名雕塑家刘
开渠的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
浮雕作品《胜利渡长江 解放全中国》《支
援前线》《欢迎解放军》中，寻找到汉画像
石人物造型的厚重质朴、虚实相生、互为

穿插的风格构想。亦从画牛而享誉中国画
坛的李可染的《五牛图》《牧牛图》里读出
汉画视觉的构图与意境。笔者以为，这就
是画派形成的共质。

之后的发展，画派各家当然呈“天女
散花”之势。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德群。
他 !%'"年考入林风眠为校长的杭州国立
艺专，师从潘天寿与吴大羽，一位是花鸟
山水画大师，一位是当时国内为数不多的
油画大家。朱德群很早便在打通中西艺术
经络方面投入了自己的思考与心血。上世
纪五十年代，他来到法国巴黎延续艺术梦
想，风格果然突变，摆脱了传统绘画的羁
绊，开始向水墨型的抽象油画方向狂飙。
他用透明手法将浓重块面与斑驳色彩，融
入幽远意境。他充满抒情和诗意的抽象油
画，糅入了中国汉赋、书法、诗词的骨血，
被法国美术界评价是“把东方艺术的细腻
与西方绘画的浓烈融汇得最成功的画
家”。李可染的山水气象，彭城画派里无人
相像，显得格外“孤独”。他除了将山峦的
色块在画面里顶天立地，破了古画的迷茫
之局外，还首次运用西洋画的光学原理，
将强光与逆光引进中国画，进行明暗强烈

的反衬。他的技法革新，成为中国画演变
的一道分水岭。

多元风格与艺术理念背向并非不能
结成一派。根据复旦大学中文系杨乃乔教
授的论证，“画派”作为艺术流派的形成，
可以从“共同的创作理念”、“栖居于某一
特定区域”、“画者具有共同的文化身份”
三方面来考证。彭城画派属于第二种。好
比扬州画派的“扬州八怪”，在水墨书画上
的观念不尽一致，各有奇峰立异之妙，自
立门户，但不妨碍成为一派。还有西方的
佛罗伦萨画派、威尼斯画派，中国的岭南
画派、金陵画派等都如此。实际海派书画
亦是开放多元式的，将地域内艺术家囊括
其中，称其为“海派无派”。当然最终衡量
一个画派的定义，还是必需观察艺术家的
作品，是否用灵魂感知世像，运用自己的
生活体验、艺术灵感，表达了生命激情，喷
吐了内心情怀。

重新解读彭城画派的当今意义，不
仅仅在于重新认识这一画派的内在实
力与艺术魅力，同时，也是在张扬汉文
化的风骨峥嵘，给文化创新以丰厚结实
的底蕴。

! ! ! !近日在家整理一些旧藏书画时，无意
间翻到著名老书画家施南池的早年赠我
的数幅书画佳作，心里不由思绪万千。
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时我在万

人大厂上海船厂工会搞宣传工作，并负责
厂美术组活动。为丰富企业职工的文化生
活，厂里定期邀请上海著名书画家来我厂
举办美术讲座。当时我任海墨画社青年部
部长一职，和书画家接触广、人头熟，所以

曾邀请到了富华、乔木、颜梅华、房介復、
曹简楼、吴长邺等先生。但在举办“中国山
水画欣赏讲座”时，许多学员一致提出请
著名山水画家施南池来上课，虽然我和施
老相识，但讲不上交情，不敢贸然相邀。后
通过周谷老（周谷城）的引荐，我到位于外
白渡桥旁闹中取静的金山路一幢老式楼
房里造访了施老。我刚说明来意，老先生
即说：“不要多讲了，谷老关照的事，我能

不照办吗？哈！哈！”
在以后和施老的交往中，得知我跟黄

幻吾、富华学画多年，很是高兴，并嘱我常
到他家走走。于是我休息天经常拿着习作
上门求教。每一次施老总是认认真真拿着
毛笔边讲边在我的习作上修改，并留下批
示，老人家平易近人，为我辅导多年。
一次下雨天，我在施老家画好画准备

告辞，施老说：“外面雨大，你留下吃饭。”
饭后我俩又促膝长谈，从画论画理，谈到
画坛逸事。老人家机智幽默，妙语连珠，时
时发出朗朗笑声，聆听先生艺术教诲真是
一种享受。突然，施老取出一张四尺开三
的宣纸放在画桌上。思索片刻，一鼓作气
写了一首自作诗“六法原和八法通，丰姿
神韵更相同。诗文休养尤称重，风雨晨昏
下苦功”。落款为：“兴富道兄过仪萧楼谈
艺乘兴书与为赠，戊辰春施南池八十又
一”，激励我勤奋刻苦研习书画。出乎意料
的收获令我喜出望外，连连作楫，表示感
谢。后来我举办个人画展时，施南池也为
我题写过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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